
□ 王代伦

冬日的一个周末，因工
作忙碌，我已有半月未回老
家。电话里告知父亲，我和妻
子将驱车回去探望。父亲在
那头叮嘱：“场镇到老家的路
正在修补，车过不去。若要回
来，得绕道走凤凰乡，经乜家
店。”我应道：“多开些时候无
妨，只是乜家店到老家那五
六里山路，岔道多，我不太
熟，到时问下路便是。”父亲
听罢，只说了一句：“那你们
早点动身，我在家把土鸡炖
上，用柴火灶慢慢煨着。”

周六清晨，天色灰蒙蒙
的，寒风夹杂着冷雨，扑面生
寒。我们从绵阳出发，过忠兴
镇，绕道凤凰乡。车内暖气融
融，将严寒隔绝在外。行至乜
家店，前路变得生疏起来。望
着眼前一段三四百米长的陡
坡，我正准备停车向路边农
户问路。

刚推开车门，凛冽的寒
风裹着雨丝便劈头盖脸地袭
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向
一位老乡问清路况后，我转
身欲上车，目光却无意间扫
向远处的坡顶——那里，一
个撑着雨伞的模糊身影，正
伫立在风雨中，朝着我们来
的方向眺望。

心头猛地一震，那是谁？
刹那间，那人似乎看见

了我们，正使劲地挥手，步履
蹒跚地迎了上来。他似乎怕
我看不清，手挥得有些吃力，
身体随着动作微微晃动。风
雨中，那把伞被风掀得前倾
后仰，他身上那件灰蓝色的
羽绒服被风灌满，显得格外
臃肿。尽管我有些近视，但随
着他渐行渐近，那个身影在
雨幕中愈发清晰、愈发熟悉。

起伏的山梁上，凄风苦
雨中，身形瘦小的父亲，就这
样矗立在了我的面前。

那一刻，我的眼眶湿润
了。父亲那沧桑的岁月，瞬间
涌上心头。

1962 年，父亲从绵阳南
山中学高中毕业，便扎根乡

村教育，辗转五六所学校任
教。那些年，他与在农村操劳
的母亲一道，含辛茹苦，将我
们四兄妹拉扯成人。退休后，
父亲回到安乐苑老家，与母
亲接过三弟的两亩承包地，
重操旧业，又过上了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他
们守着那栋老房子，延续着
袅袅炊烟，也维系着儿孙们
对故土最深的念想。

回首人生路，父亲的关
爱从未缺席。儿时，父亲背着
调皮的我，翻山越岭二十余
里，去太平公社看他与老师
们排演样板戏《红灯记》；高
中毕业那年我落榜，父亲与
母亲在灯下剥玉米时，郑重
商量送我复读，只为让我跳
出“农门”；每逢周日，父亲一
边带着我做农活，一边帮我
梳理高中课业；大学毕业分
配那天，父亲陪我徒步进城，
走过当年还是菜田的临园干
道，送我去绵阳中学报到；

“5·12”汶川特大地震时，我
带队在北川重灾区抗震救
灾，父亲每天一个电话，千叮
咛万嘱咐，全是对我安全的
牵挂……

曾经的温暖，历历在目。
盈眶的泪珠，早已融进了满
脸的雨水里。

“爸，这么冷的天，您怎
么跑来了？”我语气中满是感
激，也带着一丝责怪。“这一
截 路 岔 道 多 ，怕 你 走 冤 枉
路。”父亲笑呵呵地应着，话
音未落，连着打了两个响亮
的喷嚏。

父亲一定是冻着了。我
和妻子赶紧扶他上车，递上
热水。

车子穿行在弯弯曲曲的
林荫窄道，父亲坐在身旁，不
时指点方向。有父亲在，我心
里格外踏实，仿佛有了主心
骨。上坡左转，直行一段，再
右转过周家湾……在父亲的
指引下，我们很快便望见了
老家的轮廓。

透过车窗，只见屋顶之
上，一缕炊烟正穿透雨幕，袅
袅升起。

山路弯弯父爱长亲情亲情
亲恩亲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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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

四川的大城市，多有一个共同的地理
特征：皆建于两水交汇之地。这既是历史的
选择，亦是自然的馈赠。一者保障民生用
水，二者因冲积平原膏腴肥沃，能承载更大
的城市格局。川人唤小平原为“坝子”，绵阳
的东河坝、南河坝、御营坝、沈家坝等地名，
便透着这份独特的地理记忆。

涪水左纳芙蓉溪，右合安昌河，一城繁
华便起于这三水相汇的平原之上。上世纪
九十年代，绵阳历时十载修筑百里长堤；本
世纪初，三江电站横空出世，造就了一片波
光粼粼、树影婆娑的城中大湖，世人誉之为

“三江湖”。
灾后重建以来，“绿道”与“湿地公园”

的概念相继落地。绿道，不仅是一条供人通
行的路，更是一条连接城市与自然、抚慰市
民身心的绿色通道。对于当下丰衣足食的
国人而言，这无疑是生活中最温柔的刚需。
晨起慢跑，饭后闲步，无论身处闹市还是乡
野，人们都渴望一方舒展身心的天地。

湿地公园更是锦上添花。这里面广地
宽，繁花似锦；生态多样，水草丰美。市民
或步行、或骑行，于湖光山色间怡然自得，
神清气爽。可以说，近十年来，对绵阳市民
幸福感提升最显著的城建项目，非三江绿
道莫属。

沿着湿地公园蜿蜒展开，三江六岸陆
续建成的绿道，成了市民趋之若鹜的打卡
地。从清晨到日暮，这里人潮涌动，络绎不
绝。数十万众在此晨跑夜步，极大地保障了
市民健康，全面提升了城市的幸福指数。

绿道的触角不断延伸：南起三江大坝，

北至科学城大桥，西顺安昌河连通安州，东
沿芙蓉溪直达游仙。这条百里花溪般的乡
村绿道，串联起红花、乡镇、秋桔与冬柚。跑
在河道之滨，骑行在稻田麦浪之间，穿行于
绿树红枫之下，随手一拍皆是壁纸。真可
谓：“运动休闲皆不误，鲜食身心两不嫌。”

作为一名居住在城里的市民，若想小
转，我便去人民公园；若想大转，则经老百
盛至安昌河堤，下南河大桥到三江半岛，至
铁牛广场或东方红大桥折返，刚好形成一
个完美的闭环。一路漫步，约需两小时，微
信步数轻松破万。若要走走停停，嗅花香、
拍美景，在江边长凳上看鱼影波光，更能偷
得浮生半日闲。

我是多么钟爱这样的休闲时光，钟爱
这条三江绿道。

从饮马大桥侧的石梯拾级而下，一条
如诗如画的小径便在眼前铺展。美人蕉、松
果菊、鸢尾与萱草渐次开放，狼尾草、细叶
芒、矮蒲苇与千层金竞相展露风姿。不知名
的花草掩映道旁，左侧是整齐的河堤与繁
华的建筑，右侧是清澈的江面与滔滔江水。
脚下红绿灰三色相间的绿道崭新整洁，漫
步其间，鞋不染尘，心情大爽，简直是一种
极致的享受。

路越走越宽，绿道一分为二，中间是起
伏的湿地与绿茵如毯的草坪。高大的乔木
伫立江边，水生植物在湿地里肆意生长，铺
陈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绵延数十公里
的芦苇林，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成为了雀鸟
们繁衍、生息的天堂。

市民在绿道上跑步、带娃、遛狗，一派
太平盛世、小康生活的欢腾气象。草坪上，
常有市民铺开地垫或撑起帐篷，看书、唠

嗑、晒太阳，一家子围炉煮茶，惬意至极。
穿过南河大桥，便是城区规模最大的

月季园。作为绵阳的市花，月季花开四季，
鲜红欲燃。大朵大朵的红，耀人眼目；大圃
大圃的开，触手皆是。爱花的女子与孩童
在此留影，有的隐于花团锦簇之中，只露
一张笑靥如花的脸庞，让人难分花中有
人、人藏于花。

三江半岛是三江湖的核心，也是绿道
的中枢。三水交汇，湖面开阔，广场草坪水
清树绿。冬日暖阳下，这里的露天茶座总
是座无虚席。绿道带来了人气，也催生了
繁荣的“绿道经济”。沿江商铺林立，游商
小贩穿梭其间，卖小吃的、砍甘蔗的、淘旧
书的，堪比闹市。若逢周末，更是“倾城而
出”，热闹非凡。

半岛正对着绵阳市区唯一的城市鸟岛——
中脊岛。这是一个因泥沙堆积而成的冲积
岛，如今已成为鸟类的庇护所。无人机俯瞰
之下，岛上灌木丛生，水道交错，红象草、粉
黛乱子草将小岛装点得色彩斑斓。

每年十月中旬，当绵阳人穿上秋裤时，
赤麻鸭、绿头鸭、灰鹤、红嘴鸥等170多种、
近2万只候鸟便不远万里飞抵三江湖越冬。
曾经，它们或许会一路南飞至滇池；如今，
三江湖舒适的环境、充足的食物，让这里成
为了它们理想的家园。

在三江码头的榭桥上，人鸟和谐共处
的画面每天都在上演。红嘴鸥成群结队，无
惧游人，盘旋飞舞，从空中或人们手中啄
食。天王星号游艇劈波斩浪，红嘴鸥随行护
航。坐在江边小店喝咖啡，看着这一幕幕人
与自然共生的图景，让人不禁感叹：身在其
中，感觉只有两个字——完美。

继续北行，穿过富乐大桥，便来到了著
名的“绵阳外滩”。这里拥有罕见的带顶
绿道，宽达八米，红绿分道，是晨跑者的

“雨天乐园”。绿道外是宽广的河滩草坪，
风筝满天，冬泳爱好者在江中击水。绿道
顶上的滨江广场，则是广场舞的海洋，太
极拳、锅庄舞、减肥操……团队声势浩
大，活力四射。

行至铁牛广场，热闹更胜往昔。直播团
队、网络达人在此扎堆，歌声与笑声交织。
此时，若打开手机看到国际新闻里的战火
与流离，更会让人在打饱嗝的瞬间，对眼前
的和平生活生出无限感慨。

人是群居动物。即便心中偶有失意，甚
至轻度抑郁，只要来到这里，看看这些拼搏
的歌手、舞者，看看这些洋溢着快乐的笑
脸，感受着律动的生命，还有什么不能被治
愈呢？

东方红大桥下，硬化的广场为舞者提
供了风雨无阻的舞台。绿道继续北上，延伸
至五一广场外。那里绿植更茂盛，环境更清
幽。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林荫道上，涪江水潺
潺流淌。桥上是忙碌的车水马龙，河边是悠
闲的人间烟火。这种动静相宜的对比，让人
瞬间沉浸于自然的幽静，倍感舒心。

若是夜晚，又是另一番光景。沿江高楼
灯火璀璨，越王楼金碧辉煌，五桥流光溢
彩，万顷江面倒映着城市的轮廓。

如今，绵阳绿道已远不止三江六岸，经
开区、园艺山等地的绿道亦各具特色。它
们四通八达，将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的理
念融入城市肌理。这条三江绿道，不仅是
一条路，更是一幅现代化城市有滋有味的
生活画卷。

三江绿道：一幅流动的城市画卷风景行吟风景行吟

□刘英

那天中午回家，刚到小区
门口，遇见一位骑着三轮车收
废品的男子。我的目光忍不住
多停留了几秒——他那堆满
旧物的车厢里，竟还坐着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人。

老人戴着一副手工织的
毛线手套，脖颈间的围巾虽破
了个小洞，却依旧裹得严实。
她一言不发，安静地蜷在车座
上，目光却始终胶着在男子忙
碌的身影上，寸步不离。

我正要进小区时，男子忽
然客气地朝我搭话：“姑娘，家
里有废品要处理吗？”素来不
爱和陌生人攀谈的我，那天竟
鬼使神差地应了：“家里还有
些旧书和旧报纸。”

男子连忙把三轮车推到
门卫室旁，小心翼翼将老人挪
到暖阳能晒到的地方，蹲下身
低声叮嘱了几句，才拎着麻袋
随我上了楼。看着他细心的样
子，我忍不住感慨：“你对你母
亲可真好。”

这话刚落，想不到他便跟
我讲起了几年前的一段往事。

那天，他从一位老人手里
收走了 63 斤废报纸，当场付
了42块钱。回家整理废品时，
一个被报纸压得皱巴巴的破
旧信封掉了出来。信封边角早
已磨毛，没贴邮票也没写地
址，只在封口处用铅笔歪歪扭
扭画了个“收”字。他本想随手
丢掉，却觉着手感发沉，捏了
捏似有硬物，拆开一看，里面
竟裹着一沓用牛皮纸包好的
零钱——十块、五块，甚至还
有毛票，一张张叠得整整齐
齐，数下来足足3200块，还夹
着一张泛黄的信纸。

信纸是从旧笔记本上撕
下的，字迹有些模糊，上面写
着：“这是娘攒的鸡蛋钱，你在
部队别省着，吃饱穿暖好好
干，娘在家挺好的，不用惦
记。”落款日期，是二十年前。

他心里“咯噔”一下，瞬间
想起了那位卖报纸的老人：头

发花白，背驼得厉害，说话还
带着喘，一间旧平房里堆了不
少旧报纸。老人当时说，老伴
走得早，儿子在部队牺牲了，
这些报纸是儿子生前最爱看
的，攒了二十年，实在没地方
放了只好卖掉。

3000 多块钱在如今不算
巨款，可对当年靠卖鸡蛋攒钱
的老人而言，不知要熬过多少
个日夜。这是母亲藏了二十年
的牵挂，竟跟着废品被一并卖
掉了。他顾不上整理其他废
品，揣着信封就往老人家赶。

天色渐黑，他凭着记忆找
了许久，才摸到那间亮着灯
的旧平房。敲门声响起，老人
扶着门框探出身，见是他，
满脸疑惑。待他把信封递过
去，讲明缘由，老人的手猛
地抖了起来。拆开信纸的瞬
间，眼泪簌簌砸落在纸上，
她用袖子抹着泪，一遍又一
遍摩挲着字迹，嘴里反复念
叨：“这是给我儿的，是给我
儿的……”

老人缓过神后，执意要从
钱里抽一部分谢他，他却坚决
推辞：“这本就是您的东西，换
谁都会这么做。”从老人家里
出来，晚风带着凉意，他心里
却暖烘烘的。

打那以后，他常买些水果
去看望老人，帮她换坏掉的灯
泡、疏通堵塞的下水道；老人
也总往他手里塞自种的蔬菜、
亲手烙的面饼。日子久了，两
人竟处出了母子般的情分。后
来老人腿脚不便，很少出门，
只要天气晴好，他收废品时便
会带上她，让她也能晒晒太
阳、看看街景。

我听完这段往事，再看向
楼下暖阳里静坐的老人，忽然
懂了：那63斤报纸裹着的，是
一位母亲跨越二十年的思念；
而男子三轮车上载着的，是一
场迟到的陪伴，更是人与人之
间最朴素的善意与牵挂。这份
牵挂，比千金更重，比暖阳更
暖，在烟火人间里，悄悄延续
着最动人的温情。

63斤报纸里的牵挂心香心香
一絮一絮

□ 廖伦涛

“小雪大雪，烧锅不歇”。严冬悄至，气温
骤降，寒风瑟瑟，摇落漫天枯木。抬头望天，
铅灰色的云层在天际厚实地铺展，如浸满寒
凉的棉絮，轻笼着远近高低的建筑。风总先
于雪花而来，不似隆冬那般凛冽呼啸，却带
着潮湿水汽的呜咽，贴着地面漫过枯蒿丛生
的草丛，卷走枝头最后几片残叶。墙角瑟缩
的蛛网被吹得支离破碎，只剩几根透明银丝
随风晃动，蜘蛛垂挂其上，宛若墨点凝驻。

我裹紧厚重的棉衣，推开门走向郊外。
站在蜿蜒的滨江绿道上，距涪江水面不过十
来米，哗哗的流水声清晰入耳。北风拂过芦
苇荡，万千芦苇齐齐扭动腰肢，轻盈起舞；
涪江水声滔滔，落日沉于远山，飞鸟渐次归
林，野黄菊在风中摇曳，裸露的大小石块或
圆润光滑，或棱角分明。不远处，开元电站
下那截数百米长的橡胶大坝正加紧建设，

“中冶”的工人们全然不顾河面作业的严
寒，抢时间、赶进度，开挖、推土、清道、浇筑、
加固、筑堤……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与冬日的清寒形成鲜明对照。

读书时，我常来这河边玩耍、洗涤、奔
跑。那时总觉得这流水声太过喧闹，说话总
要抬高嗓门，仿佛在与人争执。时隔多年，再
听这“哗哗”水声，竟觉舒心美妙。静静聆听，
流水声中藏着抚慰人心的自愈力量，能听见
如人一般的勇气与耐心，更有兼容天地的气
象与胸襟。世间嘈杂，人总要寻得一方天地
让内心归于安宁，此刻的我，便沉醉在这流
水声里不愿挪步。

在铁牛广场的大草坪上，我与一位白发
老者相遇。“您出来走走？”我问道。“我是在
听风——听冬天的风！”他怕我没听清，特意
加重了“冬天”二字。我凝神细听，这北风果
然别有韵味，它是有声部的：起初是“呜呜”
的低吟，继而化作细微的“咻咻”声，裹挟
着地脉的微温与尘土的记忆。当它掠过 99

米高的越王楼，便成了天地间最灵动的诗
人，无需笔墨纸砚，以宏大气韵为韵脚，在
万物表面写下透明的诗行。风过耳际，我
仿佛听见了时光褶皱里藏着的秘密——
那些被城市喧嚣掩盖、被忙碌脚步踏碎、被
世俗尘埃遮蔽的本真，都在风声中重新舒展
成完整的模样。

夕阳映水，水光衬阳，天光豁然开朗，河
面碧绿如镜。忽然，一群红嘴鸥舒展羽翼，白
雪般灵巧的身姿上下翻飞，清脆的鸣叫声划
破深沉的静谧。它们在光与影的缝隙间穿
梭，像白鸽，似仙女，更如自由活泼的音符，
在天地间奏响灵动的乐章。另有几只水鸟静
立水湄，似与天青色窃窃私语，又似在回味
沉寂的心事。这一动一静、一刚一柔的唯美
画面，晕染着旧岁的落幕与新年的序章。

总有一些别离，总有一些相遇。在黑白
交织的冬日里，有人看见红嘴鸥的自在飞
翔，我却读懂了它们不辞万里、穿云破雾的
执着与努力——每年初冬，这些来自西伯利
亚的精灵，总会如约抵达绵阳，成为这座城
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绵阳城百余条街道中，我最爱逛跃进
路。这里既有科技城的硬核实力与文化浪
漫，更藏着老绵阳“三线建设”的深刻记忆。
回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声“好人好马上三
线”的号召，让天南地北的数万名建设者怀
揣理想会聚于此。长虹、九洲、204、407……
一座座厂房平地而起，机器轰鸣，热气腾腾，
奏响了军工建设的雄浑乐章。红砖房是他们
的家，蓝色劳动布工装是最美的衣裳，广播
声是统一的号角，铝饭盒是下工的信号，球
场之上的助威呐喊，是青春激情的燃烧。他
们把最美好的年华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冰
冷的机器，奋斗的业绩被写进火红的史册。
岁月流转，轰鸣渐远，建设者们已然老去，但
那些滚烫的汗水、无私的奉献与创业的豪
情，早已融进街边高大的梧桐树影，渗入每
一寸斑驳的墙面。跃进路，早已不只是一条

街道，而是一代人用青春铸就的热血勋章，
是绵阳“工业兴市”“科技强国”的生动见证。
如今，接过接力棒的后辈们，虽气质迥异，内
核却一脉相承——对超越的追求、对理想的
践行，他们以不同姿态回应着各自时代的

“天问”。雪后初霁，长长的街道宛如一幅明
艳的油彩画：天空的蓝、砖房的红、树叶的
黄、飞雪的白，新旧分明，层次递进，光影斑
斓。随便一拍，皆是梦幻大片；随口一吟，便
觉荡气回肠。

冬雾升腾，细雪轻落在富乐堂的枯荷
上。我逆着光望去，刹那间，整座荷塘全无
老气横秋与自暴自弃，反倒以一种金石铮
铮的姿态挺立着。它的姿容、风骨与气势，
都流淌着难以言喻的淡淡金黄。光线从枯
荷与积雪的缝隙间穿透，变得有形有质：踱
在焦黄、褶皱或卷曲的荷叶边缘的，不再是
光，而是熔化的黄金，静静流淌、凝固；落在
蓬松积雪上的水珠，也不再是水，而是甜甜
的蜜糖，仿佛远隔数步便能嗅到生命的张
力与阳光的香气。

这时听雪，听的是一份纯粹的静：是“远
上寒山石径斜”的幽静，是“未若柳絮因风
起”的雅静，是“碧落片云生远心”的澄静。若
说还有别样的声息，便如婴儿吸吮、蝴蝶扇
翅、蜻蜓点水、鱼儿相喋、蚕吃桑叶、梅兰吐
蕊，于无声处藏着生命的律动。

不一会儿，池塘边传来悦耳的读诗声。
那是一位花季少女，正深情朗诵散文诗《冬
荷在水中站直了》：“看得出来/是清清晰晰
的冬月之水/看得出来/是坦坦荡荡的富乐
之塘/是谁还在这方池塘尽情跳舞/是谁还
在这方池塘放声歌唱/在水的一方/荷的舞
蹈是那样优美/在风的一旁/荷的歌声是那
样高亢/荷在用一种坚持/荷在用一种信念/
荷在用一种智慧/荷在水中站直了！”

更动人的是她的笑，朗朗清脆，如金属
相击，叮叮当当，传遍了整座荷塘。我最初，
便是被这笑声吸引驻足的。

冬韵绵州：从涪江到富乐堂的聆听四季四季
如歌如歌

□唐皓宇

点横竖撇捺，方正立来人。
五千载文明未老，挥笔定乾坤。

造字开天地，墨痕泣鬼神。
篆隶楷行今古续，一脉铸精魂。

卜算子·汉字

雪山倒影 □ 翁桂涛摄

□王溧

当枝头攥紧最后一瓣粉
春天便松开了手
淡紫雾霭漫上来时
微光正吻着它的温柔
刹那，便焊成了永恒

偏爱这潮润的东风
吹得柳絮打着旋儿舞
吹得花瓣扑簌簌地疼
穿过水榭，绕过回廊
戏台角青衫晃过，戏子的无情
竟也洇出几分暖意，朦胧

运河尽头的灯 明明灭灭
时空在波纹里 轻轻折叠
山河依旧，草木未歇
所有逝去的晨昏岁月
都像飘零的瓣
兜兜转转，没有终结

树屋藏春

阳光捻碎叶的掌纹
抖落满地碎金，铺满青灰瓦檐
外公蹲在叠皱的浓荫里
指尖起落间，收拢了草木的枯荣

我踩着斑驳的光斑
攀上吱呀作响的树屋
拂去一层薄尘，翻开那只旧铁盒
叶片早已褪成暗黄的信笺
字迹漫漶着儿时的蝉鸣

唯有夹层里的秘密
还沾着黎明的露水
鲜活得，像从未被岁月风干

落瓣辞
（外一首）

□覃维

朱漆亭廊，层轩叠、势摩云阙。高百
尺、摘星轻语，华灯明彻。浪涌三江如画
卷，云楼耸立凌霄月。望长空、秀蜀满春
光，绵州阔。

听往事，堪周折。今重建，风姿悦。耸
涪江东岸，焕彩明灭。古往今来招墨客，
天南地北聚豪杰。凭栏望，叹富乐之乡，
云中屹。

满江红·观越王楼


